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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我来第 了

年夏天的某一个早晨，外地来京青年刘小幼坐在天安

门广场上，面对着天安门城楼。他毫无紧迫感地看着那些机动车

及非机动车在毛主席的下巴颏儿底下穿来穿去，从容而有序。他

们的从容好像在说这是我的，这个城市都是我的；他们的有序好

像在说，既然是我的那还有什么可急的？

刘小幼这一次是为了北京而来北京的。

在此之前，北京一直在刘小幼行程的起点与终点的中间。他

路过了她，打量了她，并且停了停脚步，但他没有进入。在火车

站和机场，刘小幼看到数不清的人毫无顾忌地进入与离开，他们

带着自己老婆都无法忍受的体味，和这座城市发生这样亲密的关

系，仿佛她只是一座城市。他们的手里攥着票，汽车票、火车票

或者飞机票。他们握着那张票，就像握着桑拿浴室里的塑料牌。

刘小幼没有，他对待别的城市可以像他们一样，手里握着

票，轻易地来或去。一边害怕着她，一边享受糟蹋她所带来的快

感。

可北京不是的，北京不是的，他知道北京不是的。他要专为

北京而来，而北京正在这边等他。别人看到她的美，并且掠夺。

刘小幼从电视上、报纸上可以看到，他们成心要毁了她，让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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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最后一个占有过她的人。他们偷走了她的钗环，撕碎了她的

衣服，用唾液在她身体上留下斑斑污迹，到处写满了他们曾经来

过。但即使这样，她也不曾呻吟一声，她用沉默蔑视着他们。

这样想让刘小幼心疼，但是他知道他们毁不了她，因为他还

没有去过，而北京正在等他，她把美丽收紧了等他。她等着刘小

幼，等着他来的那一天。看见他心疼地看她，然后就把受伤的身

体和心灵一起打开，那里面藏着一滴眼泪。

那时候刘小幼就快把《大话西游》看烂了。关于一万年的那

句对白，留在孙悟空心里的那滴眼泪，成了所有浪漫梦想的终

极。

可是对刘小幼来说，藏在北京心里的这滴眼泪不是浪漫，那

是他前三分之一人生的真实梦想，比一万年可要实在多了。

刘小幼真的来了，也真的坐在天安门广场上。他就这么近距

离地看着这些有序移动着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，他们都带着一种

毫无变化的表情，甚至没有人多抬一眼看看毛主席，看看英雄纪

念碑以及天安门。刘小幼看不到在强制维持着秩序的警察，他看

见的是有序的冷漠，就好像他们都没把这个伟大的地方当回事

儿。

刘小幼有点儿生气了。他坐在城楼的对面，混杂在一帮又一

帮的旅游者的腿中间。那些腿来回拖沓，不时地遮挡住他的视

线，于是制造出一种毛主席一会儿用左眼看他，一会儿又用右眼

看他的效果。那些腿有时也会停留一会儿，随着“咔咔”的几声

响过后，他们重又开始移动。那“咔咔”的几声响代表了他们曾

经来过，刘小幼能想像出在照片的全景里，天安门城楼被如何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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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坐在城楼的对面，混杂在一帮又一帮的旅游者的腿中间。

那些腿来回拖沓，不时地遮挡住他的视线。于是制造出一种毛主

席一会儿用左眼看他，一会儿又用右眼看他的效果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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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地收纳进镜头，而站在镜头前的人几乎跟周围的闲杂人等一样

无关紧要，只是作为一个证据存在。刘小幼生气的同时感到孤

独，有谁能像他这样一边欣赏着她一边为她心疼呢？又有谁能理

解这个青年满腔的热爱与赤诚呢？如果有，那他一定就是那个童

年的刘小幼。

童年的刘小幼不是一个刘小幼，是全国上下好几千万的刘小

幼。每一个刘小幼都唱着同一首歌：“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

上太阳升 ”他们唱着天安门，语文课本的封皮上画着天安

门，晚上睡着的枕头上绣着天安门，为天安门点缀的是一枝红梅

正在永不败落地开放。他们是纯洁的。这些纯洁的小心眼儿里爱

着的是同一个地方，能同时被几千万个纯洁的人纯洁地爱着，天

安门成了信仰。这个地方成了刘小幼对北京最具象的膜拜，带着

不可亲近的神秘感。

刘小幼是早晨四点多钟到的天安门广场，他没想到人会这么

多，也没想到凌晨的北京是这样冷。他骑着自行车从一出门就没

感受着温度的存在，可到达天安门的时候他还是汗水涔涔。站立

了十分钟之后，他感到冷了，小风飕飕的，身上的汗在挥发，更

冷了。别人好像都比他有准备，他们聚成一群一群或一对儿一对

儿的，穿着暖和的衣服坐在地上，打着扑克或聊着天，屁股下面

垫着书包或者报纸。只有刘小幼是单凭一腔热情而来，但别人的

准备不代表没有热情，他们让热情更理性、更郑重其事。刘小幼

在现实具体的冷里，后悔了自己毫无准备的热情。

刘小幼期待着升旗的开始，升旗一开始就代表太阳也得升起

来了，太阳一出来，现实具体的温暖将随之而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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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旗开始的时候，刘小幼就彻底地明白了，准备好是绝对正

确的，准备好让热情变得更崇高了。

如果不准备好这几个齐刷刷的小伙子，对着几个歪瓜裂枣我

们没办法自豪。如果不准备好“咔咔咔”齐如刀削般的脚步，对

着踢里趿拉的一路小跑儿我们没办法庄严。如果那只戴着白手套

的手不准备好那潇洒的一抖，我们就没办法血脉贲张。那个一抖

手的动作在瞬间超越了刘小幼心中的所有偶像，他是不真实的存

在，但只有你永远崇拜而永不能模仿的对象才是真正的偶像。那

团红色“呼啦”一声张开了，刘小幼就好像一下子被击中了太阳

穴，鲜血从里面模糊了他的眼睛。你看见了什么？什么也看不

见，只能听见胸腔里“嘭”的一声。人的胸腔里轻易不会那么

嘭”的一声，即使看见在心里爱得要死要活，嘴上却说不出来

的姑娘，刘小幼的胸腔也不会轻易就为她“嘭”那么一下子。

一大群人围成一圈，就那样沉默地站着，头随着红旗升起的

角度一直在调整与脖子的关系，风吹得国旗“哗啦啦”响。很多

人的嘴在动，他们就像在舞台上对口型的演员，嘴唇跟着歌词一

张一合，可是没有人出声。这不是假唱和欺骗，这是因为他们渺

小得不敢唱。就在国旗要升到顶的时候，刘小幼觉得眼泪流出来

了。眼泪是一下子就流出来的，不可控制。在早晨清凉的风里，

这些眼泪热乎乎的。在眼泪流下来的时候，刘小幼感到鼻涕也流

出来了，清凉凉的，他吸一下鼻子，鼻涕又回到了鼻子里，更

凉。

红旗升起来了，在国歌的最后一个强劲的节奏里，红旗准确

地顶在了旗杆的顶部，在刘小幼的心里发出“当”的一声。可刘

小幼心里的旋律还在继续，他一直抬着头注视着哗啦啦响着的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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帜。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，刘小幼的心里越来越空，越来越

慌。他知道仪式结束了，但他找不到结束的办法。庄严的“咔

咔”声走远了，人群越来越稀薄，广场上重新有了唧唧喳喳的人

声。可这里还有一个人，他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这个仪式的结束应

该怎么样。

刘小幼当然还是停止了他的仰视，但他没有离开，他就坐在

广场上。

年夏天的某一个早晨，外地青年刘小幼坐在天安门广

场上，面对着天安门城楼。他毫无紧迫感地看着那些机动车及非

机动车，它们在毛主席的下巴颏儿底下穿来穿去，从容而有序。

年的春天，刘小幼从南方回到 年的春天，了老家。

刘小幼又离开了。对所有知道他离开的人来说，这次的离开不同

以往，他扯了个举重若轻的谎，得以在设置的重重关卡面前蒙混

过关。

他在包里装了几件衣服，然后对他妈说，我要去北京玩儿几

天。

他妈说，你要去多久？他说没有多久，看看能用多久，也就

几天吧。

他妈说，你去了住哪儿？他说，我就住旅馆。

他妈说，旅馆安全吗？再说你认识谁呀。他说，成千上万的

人都住旅馆。

他妈又说，你都带什么了？他把包儿打开说，就是几件衣

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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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妈说，这不行，要是下雨怎么办？他说下雨我就不出门，

我在旅馆里躺着看电视。

他妈说，那你也得带点儿药呀，感冒了怎么办？他说，怕噎

死还能不吃饭啦。

他妈还想说什么，刘小幼说，要不然我不去了，干脆把我系

你裤腰带上得了。

即便是这样，在刘小幼离开的那天，站台上仍然站了一大一

小两堆儿送他的人。以他妈为首的家人站成了一大堆儿，其中包

括他爸和他妈，哥哥、嫂子和侄女；以他女朋友为首的站成一小

堆儿，就是女朋友和女朋友的妈。两堆人之间的距离就像两个核

反应堆之间的距离一样，为了防止一触即发而小心翼翼。

刘小幼在车厢里对着外面站着的两堆儿人挥手，他的眼睛一

会儿看着这边儿，一会儿看着那边儿，胳膊的角度也在不断调

整。刘小幼一边挥着手，一边在心里对向他挥手的人们说，再

见，核反应堆们。

行囊里几件简单的衣服，就像不适宜长期作战的轻兵器，但

刘小幼把他的理想在心里磨得霍霍生光。

在从南方回来的一年时间里，用刘小幼他妈的话说就是什么

也没干，用刘小幼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也没干成。在刘小幼他妈

的眼里，刘小幼把每天的一半时间用来脱离她的视线，在城市里

某个她不知道的角落里晃呀晃；另一半时间她是能看到刘小幼

的，他就在家里的床上睡呀睡。刘小幼把时间分配得大体均匀，

每天上午大约十一点钟的光景出门，到夜间的十一点钟回家。早

上出门前，老太太准备好的早点就放在桌子上，晚上回家时，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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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太给他剩的晚饭还在桌子上。在刘小幼的眼睛里，那几个碗和

盘子就跟长在了桌子上似的，从来不换地方，天天在那儿等着

他。搞得刘小幼在哪天起床或回家的时候看不到桌子上的碗时，

就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或者是家里的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。

刘小幼在刚回来的时候，觉得家真是太温暖了，连犄角旮旯

都透着那么亲切。刘小幼他妈的手在刘小幼身上一通胡噜，胡噜

到哪儿都说上一句，瘦了。搞得刘小幼差点儿掉下眼泪来。老太

太说，我这老儿子这两年可给累坏了，得好好歇歇。

半个月以后，老太太说，你打算干什么？你这样天天晃了

睡，睡了晃，时间分得倒是挺平均，可你总要干点儿什么吧。你

准备晃到什么时候呢？

刘小幼说，说让我好好歇歇，这才几天脸就变了。

老太太说，歇也得有时有晌，我让你歇，你这是歇吗？天天

到外边穷晃。

刘小幼说，谁说我是在晃，即使是，我也是在为了干点儿什

么在晃。

后来他妈说他果然没有白晃，他晃到了一个比他小五岁的女

朋友。刘小幼自己知道他都晃什么了，可他没对他妈说，因为结

果跟白晃一样，说出来等于废话一堆。

刘小幼刚回家的那段时间还是把自己搞得挺忙的，他和两个

大学时候的同学结成了死党，一个是刘刚，一个是霍明起。刘小

幼在脱离他妈的视线时，不是跟刘刚在一起，就是跟霍明起在一

起，要不就是刘刚加霍明起再加上他三个人在一起。刘小幼觉得

自己要是一个人在街上晃，就成了他妈说的那种穷晃，可他们是

三个人在一起，三个人在一起就给人一种正在密谋什么的感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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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好像在合计着一件挺重要的事情，那就不能算是穷晃。所以刘

小幼老觉得自己是在干着什么，其实什么也没干。

刘小幼他妈说，又出门？刘小幼说，是。

刘小幼他妈说，又是找刘刚和霍明起？刘小幼说，是。

刘小幼他妈说，你们三个人混能混出什么来？

刘小幼不爱听了，说，什么叫混？

刘小幼他妈说，三个二十好几的大小伙子，谁都没个正经工

作，天天一堆儿玩，不见干什么正经事儿，不是混是什么？

刘小幼说，谁说三个人都没工作，刘刚就有工作。就是三个

人都没工作，那才好商量着一块儿干点儿什么事，天天窝家里才

叫混呢，这怎么叫混呢？

刘小幼他妈不说话了。

开始的时候，刘刚和霍明起老问他在南方怎么怎么着的，他

在他们问了以后就开始讲，后来刘刚和霍明起发现有些问题他们

已经问了好几遍了，刘小幼也回答了好几遍了，当每一次的语气

和内容都没什么变化的时候，问题显然就丧失了意义，他们就不

再问了。当刘刚和霍明起不再问的时候，刘小幼只好自己主动地

把那些讲过的话讲完一遍又讲一遍；当他自己都觉得这话好像已

经讲过了的时候，刘刚和霍明起就会说，你总算想起来了，这话

已经说过好几遍了。

然后，刘小幼就问在他不在家的这段时间老家怎么怎么着

的，刘刚说没什么，还那样儿。刘小幼说什么叫还那样儿，总得

有点儿事可说吧。霍明起说还能怎么样，可不就那样儿呗。

这时候，他们就陷入到一种无聊的境地里，裹着浴巾躺在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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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子的床上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样慢慢躺着躺着就困了，然后

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刘小幼看看表，快十一点了，就说，回家

回家回家，该换地方睡觉了。

说完这话以后，刘小幼在床上愣坐片刻醒盹儿，他想到了他

说的三个回家无意中连成了一串，可又恰好是三个，就好像是平

均分配给了三个人，一个人回一个家，各回各的家。刚才的嘴吐

噜得太快了，刘小幼又重复了一遍，数数那串儿回家到底是不是

三个。这么来回吐噜了好几遍以后，刘小幼就觉得不无聊了，生

活中到处都是有意思的事情，这件事就很有意思。

过了一个多月了，刘小幼、刘刚和霍明起把三个人在一起的

习惯搞得就跟上班似的准时。他们一般的安排是刘小幼和霍明起

从十一点半就进饭馆，吃冷面一直吃到两点。再然后就是上澡堂

子，在澡堂子里把肚子里的冷面焐热了，消化了，再睡个小午

觉，等出来的时候就到四五点了。然后刘刚就会在下班以后赶过

来和他们会合，或者是他们到刘刚的单位去找刘刚，刘刚在电影

院给新电影画预告牌，刘小幼和霍明起坐在电影院里看着电影，

等着刘刚下班，然后三个人就又去饭馆里继续吃冷面。

一般情况下他们中午不喝酒，晚饭的时候会喝点儿啤酒，三

个人分完两瓶啤酒以后他们就开始胡说八道，甚至有可能吵起

来。喝完酒以后他们有时候还回电影院去看电影或者录像，有时

候是坐在霍明起从他爸那儿开来的车里听收音机，偶尔还会到一

些小歌厅的包房里唱唱歌。他们唱歌的时候一边唱一边接着吵，

搞得自己就跟三个生意人似的，一边儿要搞好关系，一边儿又要

讨价还价。吵完唱完以后，他们就回家睡觉去了，这样第二天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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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来，就不记得昨天谁跟谁吵过了，就又都愉快地打电话相约去

上班。

他们通常事后都不回忆昨天喝完酒以后为什么吵起来的，但

一般那些争吵都是从回忆开始的。他们在小饭馆里一边喝啤酒，

一边看着窗外走过的姑娘，刘小幼的毛病就是看姑娘总是先看姑

娘的胸，在接连放过去三个之后，刘小幼终于看见了一个比较丰

满的走过来。

刘小幼说，你们还记着咱们班那个女生吧，就是叫冯韵的那

个。

霍明起说，瘦得骨头一根儿一根儿都能数过来，可胸前就跟

绑俩气球似的。

霍明起的话一下子就点在了刘小幼想说的重点上，用词的准

确简直让刘小幼觉得这个刚刚开发出来的话题，没法从自己嘴里

得出更精确和精彩的观点来，这让刘小幼一边儿佩服霍明起一边

儿气愤他提前掐断了一段儿本来能挺长的议论。然后刘小幼就恶

意地说，你怎么这么不厚道，追人家的时候怎么不说人家绑俩气

球儿呀！

霍明起说，扯呢！谁追过她？

刘小幼说，没追过你脸红什么？

霍明起的脸红扑扑的，刘小幼的脸也红扑扑的，他们俩一喝

酒脸色就变，变得红扑扑粉嘟嘟的，很健康很害羞的样子。可霍

明起现在的红扑扑不是害羞，他有点儿恼怒地说，废话，你他妈

脸不红？

刘小幼说，红，可我脸红是喝酒喝的，你是心火烧的。

霍明起说，你要是不惦记着，你平白无故提她干吗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12 页

刘小幼说，少打岔，冯韵都跟别人说了，你在她家给她画过

人体。

霍明起“啪”地拍了一下桌子，酒瓶在桌子上跳了一下，酒

杯也跟着跳了一下。刘刚看着杯子说，流出来了，流出来了。声

音急得不行。

霍明起说，哪个孙子说的？你听见冯韵说啦？

刘小幼说，废话，她能跟我说吗？可大家都是那么传的，你

问问刘刚听过没有。

刘刚很犹豫，他看看刘小幼，又看看霍明起。然后刘刚说，

我听见过，可冯韵没说谁给他画的，她就说有一男生上她家给她

画过人体，没说是霍明起。那时候不是正演什么《泰坦尼克号》

吗？她说那男生当时也想跟她那什么来着，她没让。

然后刘刚又说一句，我操，谁信呀？

刘刚那句谁信呀，不知道是怀疑冯韵没让那个男生上的真实

性，还是怀疑霍明起到冯韵家里画画儿的真实性。刘小幼看出来

了，刘刚不想明白地说他知道的事儿，其实是不愿意热闹这么快

结束，他留点儿悬念，就是为了让他们俩能够继续吵下去。

在歌厅的包房里，就刘刚一个人在唱《爱的代价》。

霍明起说，我他妈要给她画了，我是孙子。

刘小幼说，你现在说是孙子有什么用，这不全凭你嘴说吗？

霍明起说，咱们去问问冯韵你敢不敢，我要是给她画了我是

孙子，我要是没有给她画你是孙子。怎么样？

刘小幼说，行，你有冯韵电话吗？

霍明起说，没有，你有吗？

刘小幼说，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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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刚掐断了那句没完没了的“走吧，走吧”，说，我有。

刘小幼说，最他妈坏的就是你。

要想把讨论升级到争吵，一定需要三个人对待同一事物的热

情，可是他们的热情好像都还停留在过去，对个人回忆的热爱让

他们坚决维护它的正确性和惟一性，不允许别人的误会和曲解，

于是争吵就发生了。可关于现在和未来实在没什么好吵的。他们

连讨论的时候都是有一搭没一搭，有气无力的。

刘小幼说，刘刚你以后打算怎么着呀？

刘刚说，我想跟你一样，上外边看看。

刘小幼说，雷声大，雨点小。我去的时候叫你你怎么不去？

刘刚说，我妈不让。

然后，这个话题就死在这儿了。

刘小幼又问霍明起，霍明起，你爸给你找的工作怎么着了？

霍明起说，正活动着呢，净看见老头儿往外拿烟拿酒的。

刘小幼说，给谁送呢？

霍明起说，管事儿的呗。

刘小幼又说，什么工作？

霍明起说，不是当老师，就是上文化宫画宣传画，没意思。

刘刚说，是没什么意思。

刘小幼说，走了两年多一点儿变化都没有，整个城市就是一

个没意思。

又一个话题死了。

刘刚问刘小幼，南方有意思吧？

刘小幼说，比这儿有意思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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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刚说，南方有意思，你不在南方待着回来干吗？

刘小幼说，主要是语言环境太差。

刘刚说，你又不是上那儿学外语，还讲究个什么语言环境。

刘小幼说，是外语倒好了，问题是不是外语，你还什么都听

不懂。

刘刚说，学呗。

刘小幼说，不是学的问题。是人家当着你的面儿叽里咕噜地

说，你一句也听不懂。要是老外倒好了，黄毛蓝眼，一看你就没

有往人家那里边搀和的想法。在南方你一看，全是跟你一样儿的

人，长得比你还黑、还矮、还丑，人家说什么你根本不明白。就

是那种明目张胆地当着你的面说背着你的话，那感觉特别难受。

最难受的是知道你在那儿还说让你听不懂的话，就跟什么事儿都

背着你似的。反正就是难受。说了你也不明白。

霍明起说，那儿东北人多吗？

刘小幼说，不多。见着黄河以北的，我都叫老乡，我那帮同

事就看不得我跟老乡的那种热乎劲儿，跟他妈离散多年的亲人似

的。

霍明起说，饥不择食呀。

刘刚说，去北京吧。

刘小幼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发出“咚”

的一声，他想努力再听听，是不是真有“咚”的那么一声，心跳

就恢复正常了。

随着上班生活的不断延续，刘小幼觉得他们需要一个办公的

地方了。冷面、洗澡加唱歌，除了看电影是免费的，其余都得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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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。刘小幼在一个多月里花了两千多，还不包括霍明起和刘刚掏

的那部分。两千多块钱在南方就是他一个人的房租加上吃饭钱，

可这是在老家。老家的两千块钱真实在，跟南方比起来，就跟拿

肉和白菜比差不多。两千块钱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全部收入，过完

日子还能存那么几百块。刘小幼觉得这么花钱挺对不住家乡人民

的，也对不住自己在南方辛苦的那两年。

刘小幼租好房子，从家往外搬的时候，他妈说，你干吗？

刘小幼说，我跟几个朋友商量干点儿事，在家说话不方便，

出去说也不方便，租个房子倒挺方便，又能说话，又能睡觉。

老太太说，什么朋友？不就是刘刚和霍明起吗。你们能说什

么事儿？

刘小幼说，说什么事儿告诉您，您也不懂。

老太太说，说事儿就上家说来，你觉得不方便我给你腾地

儿。

刘小幼说，我们又不是弄个家庭作坊，在家里算怎么回事儿

呀。

老太太说，事儿还没一撇呢，你张罗得倒挺欢，外边儿租房

不要钱啊？

刘小幼没敢说自己的正当理由，正是为了省钱才去租房子。

要是老太太知道他一个月造进去两千多，三宿睡不着觉是比较保

守的估计。

刘小幼说，花这点儿小钱就是为了明天能挣到大钱。不会花

钱哪儿能挣着钱呀？

老太太说，少来这套，你老爷原来当地主的时候，还跟长工

一块儿干活儿呢，到死连个净面馒头都没吃过。那房子那地哪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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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省吃俭用出来的？

刘小幼说，所以他到死都没能从小地主进步成大地主。

老太太在旁边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办公地点真是好地方，刘小幼、霍明起和刘刚欢欣鼓舞地

想。办公地点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，没指出新方向，但突然指出

了一个新问题，总得干点儿什么吧。

刘小幼说，咱们是不是也得干点儿什么呢？

霍明起说，干什么呢？

刘刚说，干装修吧。我有个哥们儿干装修，发了，现在开着

帕萨特。

刘小幼说，干装修得有路子，你们能揽着活儿吗？

刘刚说，看怎么说了，油漆工在马路边上竖个牌子还能揽着

活儿呢。

霍明起说，油漆工是揽刷油漆的活儿，你揽的是装修的活

儿，就看咱们这俩人，这间破屋子，谁给你活儿。

刘小幼说，再说家庭装修根本不赚钱，要干就得干工程装

修，工程装修没路子谁给你呀？

刘小幼说，干一个平面设计公司吧，设计公司可大可小，三

两个人再搭两台机器就能干，本儿小利大。

霍明起说，本儿小利大？你在南方时间待长了吧。这儿谁给

你设计费，也就饶上点儿印刷的活儿，能挣点儿钱，再不然就是

给你点儿出片子、打样儿的钱。

刘小幼说，凭什么不给设计费，三个鲁美本科怎么说也不算

软吧，不给设计费给制作费，脑子进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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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刚说，你脑子才进水了呢。这儿还没有给设计费的习惯

呢，设计算什么，设计就是动动脑子，脑子全是些看不见的东

西。在这儿谁花钱买看不见东西呀，就是给印张单页，拿在手里

也算是张纸吧，一张纸也得花钱才能买回来吧。设计，设计有什

么？设计连张纸都不是。嘁！

霍 黄色明起说，要不咱们倒腾光盘得了，成立一个“鲁美

”音像公司，把这儿弄成一黄色光盘集散地，小幼负责从南

方进货，刘刚负责把人带来，我跟这儿收钱。慢慢发展大了，弄

不好把咱们的营销网点铺满整个东北大地。在所有卖的光盘上都

印上防伪标签，把咱仨的头像印上去。酷毙！

届的后背都贴一个条儿刘刚说，回头所有鲁美 ，上书八

的，可是不黄”。个大字“我是

三个人高兴得哈哈大笑，关于干点儿什么的话题在哈哈大笑

之中又一次死在这儿了。

在后来的好几天里，刘小幼又下了一次决心，一定得让话题

继续下去，绝不能再死了。要是在南方，这么晃只能等着饿死，

他要拿出他在南方时的奋斗精神来，他回来不是为了晃的，他从

有意思的南方回到没意思的老家来，只能自己搞点儿意思出来。

咱们干个广告公司吧。刘小幼对刘刚和霍明起说。

广告公司既能搞设计，又能干媒体，素质高的客户咱们就收

设计费，碰上没文化的咱们就做媒体，代理发布，怎么样？刘小

幼真怕这个话题一被刘刚和霍明起接上就只能是死路一条，他只

能自己说了又说，一直到把两个人的心说活泛了。

刘小幼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越是小地方小广告公司越是好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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